
面对大海（诗小说） 
梁开华 

──根据听来的广播故事创作 
 

按：本小说写于 2002 年暑假，因读者关注主人公后来的命运，为

此，本人将在一定的时间内创作诗小说《面对高山》，先将本小说再

次奉献于读者。祈请赐教指正。 

又按：《面对高山》之前插写《面对事业》，是为“诗小说人生三

部曲”。 
（一） 

 

会议终于结束了，报道终于写出了。哈，还有半天的时间可以……金记者全无倦意，

按照早就计划中的考虑，迈向通往海边的路。 

这里是一处相当僻静的海湾，不像人群熙攘、纷繁喧闹的海滩；这里有一泓非常清澈

的海水，幽然，平缓，更是赏心悦目，一片湛蓝。 

呵，越来越对游览挑剔的人们，怎么忽略了这一带的水色美景？几天前虽然他无意之

中转悠莅临，多少有点漫不经心；今天得好好歇歇脚，散散心，再不妨抒一抒当年中文系高

才生的逸志闲情。 

他正想尽快走向水边,让那海面带给他诗人般的灵感。面对大海他要引吭高喊：呵──

生命的摇篮！…… 

蓦地一个身影闪进他的双眸，陌生自不待说却也似乎很熟，他立刻想起上一次的匆匆

路过，也看到一位少女就在那边静坐。 

这应该是同一个人，这样的判断应该千真万准。那么…… 哎呀──这样的事也要联想

疑问，谁人不对大海偏爱千分万分！ 

不对，上一次已是暮色将临，看那深情端坐不是一个两个时辰。职业敏感 ──记者先

生的天性吧！简单地说，他毫不迟疑地快步向她走近。 

 

（二） 

 

怎么搭茬不必多说它了，你可以想象，多半是他── 一个人在自说自话；更何况他现

在正是兴奋有加，絮絮叨叨如何，──如何打得住话匣。 

…… 

“呔，姑娘，噢──尉莱，你可知道不，今年（按：指 2002 年）上海高考的作文题，

就叫做“面对大海”。这个题目可出得帅，就看你怎么吹！啊，不，不，──怎样尽情地发

挥。 

“依我看呢，第一这大海，本就是生命的摇篮，随着进化与发展，一个个爬虫似的，

才都爬出了海滩。 

“你别看那海面简直一望无垠，除了水还是水，仅有波光粼粼。那海里，那海底，虽

然你未必看得清，──哎呀呀，动物，植物，微生物，…，好一比是大千世界，结队成群。 

“陆地上有的，几乎海里都有；海狮啦，海豹啦，海牛啦，还有什么海象，海马，海

狗…… 江河里有的，几乎海里都有：海虾，海蟹，海龟，海螺…… 空中飞的吗？照样有哇：

海燕，海鸥，…，还有南极洲岛屿的逗人可爱的摇摆企鹅…… 

“再比如那庞然巨鲸，非在海里难以生存；又比如那珊瑚结晶，还当长的树呢！却是

无数的虫儿聚成了精。更不待说海胆哪，海蜇啦，海参哪；还有海腮，海葵，海星…… 

“那么第二嘛，就是取之不竭的无穷资源。渔业产值你简直无法估算，这既不要播种，

也无需生产。当然狂捕烂捞也会自绝财源。（按：已实现不得了的中国巨船养鱼“国信一号”） 

“那陆地与海水的相接，你知道叫啥？──你当然知道，那叫‘大陆架’，就像大陆的

垫子，不至于散塌。当然啰，石油哇，天然气呀，多少好东西可留待开发。 



“地球的生命来自于大海，生存的危机还得向它求救膜拜。海水的淡化与分解，迟早

总得安排；海藻可是优质蛋白哦！还据说海面要建起城市大街，海底要构筑居室楼台。（按：

这些都已实现）…… 

“第三，那海面腾给地方建设以宝贵的空间。我想你早已知道，你们的丽海市，要建

成我国最大的深水港湾。这才使中外巨轮畅行往返，那惊人的吞吐量，使世界刮目相看。（按：

多处实现）…… 

“第四，要注意提高了档次的人们需求。生活质量要适应现代化的追求与享受。──

对啦，要多开发好景点经商旅游。海边的条件多么优厚，更何况你们这里有可观的名胜与好

酒。…… 

“古人云：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也许有一天高高挂起的公路彩带，会

把你轻松地带到大海宽敞的胸怀，（按：多处实现）你喜欢看日出吗？那可是最理想的观赏

所在。” 

（三） 

 

我们的记者先生侃侃“演讲”，不经意地扫了一下姑娘的脸庞。哦哟，两滴泪珠在腮边

流淌，他好不激动，得意洋洋。 

你看他谈兴更浓，抑扬顿挫，比比划划，满面春风。“姑娘，哎呀，‘面对大海’，我担

保考生个个笔底生花，飞龙舞凤。不过，──不过，这一切都得靠人的眼睛，──靠眼睛提

升作文的水准。 

“你得看！──你看得越是入神，越能喷发不尽的灵感。比如我吧，我就不能不感叹，

不能不遗憾，不能不自惭── 

“如果我是一个画家，我一定让那诱人的海面，烘托五彩云霞；再配上城市的远景规

划，不由你不夸。…… 

“如果我是一名歌手，我一定唱出最动人的歌喉，让那海水激荡起共振的微波，让它

诉说新世纪的追求，更建辉煌于风光多娇的神州。…… 

“如果我是一位诗人，我一定抒发最美丽的憧憬，让来到这里的游客络绎不尽，面对

大海，兴致勃勃地把我的诗句吟诵。……” 

他依稀听到少女啜泣有声，他以为这是对他欣赏由衷。他也不愧为才智出众，“你看，

你看──”他依旧是话涛汹涌。 

“我要让那游人崇拜，──最美的地方就是大海。呔,姑娘，我要考考你，尉莱，──

人们在哪些地方特对大海青睐？” 

他看得很清楚，──两行晶莹的泪珠。这不就是她的话语？我们的记者先生，这时只

是，在炫耀文采的功底。 

“你看那两道弯弯的堤岸，这就是港湾。所谓线条美，就是指好大半径的圆，画出的

两道弧线。还有刚才说起的跨向海心的路面，多像美丽的彩虹，──傲空飞堑！ 

“当那红彤彤的朝阳跳出大海，当那晚霞映出落日金色的余辉，这就是色彩美。什么

地方能比海边看得更令人陶醉？──气荡肠迴！” 

姑娘的哽咽使他有些惊奇，但他抑制不住如此逗人的话题：“还有时空美与文化美，一

定会使你更感兴趣── 

“那海里都有龙宫龙王，看这东海的龙王，知道叫什么吗？──敖广！可笑的还有虾

兵蟹将；还有‘哪吒闹海’的故事──小东西可是少年狂。…… 

“因此呢，大海是生命的摇篮，大海有无穷的资源，大海可从容地发展，大海更是旅

游最好的景点，这第五嘛，大海之美哟，有着悠久文化的积淀。其实还有，这第六，大海可

是环保的最后一道防线！ 

“我们爱护大海，大海将给你无穷的回报。我们糟蹋大海，那可要遭致大海严厉的咆

哮。普希金的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你想必知道，大海发怒的时候，──巨浪狂涛！ 

“我真担心有多少大河大江，每天把多少秽物，送往虽很浩翰的海洋。不是无穷大，

总是有限量。一旦到了大海不堪承让，那就没法想象，地球──我们的家园，将会怎么样！ 

“不要以为面对大海，总看到娇态妩媚。渔民们，可最怕大海变脸发威。你知道，全

国有多少妈祖庙吗？就是祷告海爷，──体恤民众的生命安危！现在是好多啦，在旧社会，

多少人临海眺望，期盼亲人安全回归。那熬时熬刻，那夜以继日，那茫茫恻恻，──那可是



怎样的滋味！……” 

他突然看到她双肩低埋，那样子不像是激动失态。哎呀呀，这是怎么啦？他不再话语

澎湃，激昂慷慨。但是，──那姑娘还是放声悲哀。…… 

 

（四） 

 

“请原谅，我是个睁眼瞎。”好半晌，姑娘才断断续续开口说话：“大海再美，可是我

没法……” 

“什么？唉──呀！”记者先生张大了嘴巴，就像一幅凝固的画。 

“不不不──是我对不住你，请你千万不要介意。”他忙不迭地致歉不已，心里狠狠地

诅咒自己。 

“我不知道情况会是这样，我知道说什么也没法对你安慰补偿。姑娘,千万体谅，──

千万体谅……” 

“不用说了，这不能怪你。只是──” 

“只是什么？……”记者脱口而出，莫名惊异。只是再也不敢多嘴惹事。是啊，再好

的口辞，这时你说从哪说起？…… 

还是让我来解说吧！原来这姑娘天生一双秀丽的明眸，却是先天的疾患发生于角膜。

茫茫岁月，空空春秋，真不知那一时时，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，究竟怎么过！ 

但是这姑娘天生要强，盲校每年是品学无双。就这样居然考进高等学堂，再过一年毕

业也许更青云直上。 

是啊，世上有多少残疾病人，绝顶的能干绝顶的聪明。别说良好教育能造就天份，就

是自学成才也不乏明星。 

听说上海就有一个姓薛（注：名叫薛范）的，可是半身截瘫。却无师自通数国语言，

他的学校就是上海图书馆，翻译外国民歌专集多不简单。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唱红了多少

年…… 

听说上海还有一个姓吴（注：名叫吴根林）的，先天聋哑生息全无。却写得一手帅字，

画得幅幅好图。这可是成名成家上了谱的…… 

金记者边听边想，不由得把姑娘仔细端详。因为他本来只顾“演讲”，又何必在意人家

长的什么样。 

唉呀，实在是俊俏，和他感觉的就那么对上号；“唉呀！”他轻轻叹息微微头摇。 

他下意识地在她眼前慢慢摆手，真的是什么反应也没有。他一时竟未能听清她又说些

什么，只感到眼里发热心里难受。 

直到耳边又传来哭声，才止住他的阵阵发愣。是啊，从来没见过光明，怎能不伤心！

就让她哭个够吧，也许这样能把痛苦减轻。 

然而他怎么明了，姑娘的悲情更有缘由。其实我不解释你也有所感受，二十多年的黑

暗折磨，再伤感也不至于双泪常流。 

 

（五） 

 

原来姑娘的父母都在海关，一家人虽不幸福倒也美满。爸爸是个老先进、老模范；妈

妈也是女中豪杰，居然一身拳脚工夫，不可小看。 

他们都做缉私稽查，走私的角儿闻之都怕。社会在大步飞跨，但就没有犯罪现象了？

谁也不敢把这海口夸！ 

海面更不是静无波澜，总有不法之徒铤而走险。那事情发生还没有多少天，就在有一

次对走私的追堵围歼，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抗拒，激烈的交战。 

混沌沌驱不散那阴霾，黑乎乎多难熬的长夜，我不说你也明白，越是久等越是难挨。

──可怜的尉莱，忐忑忑六神无主，惊恐恐无从忍耐。……天哪，父母再也没有回来。 

…… 

怎么流完不干的眼泪，怎么说尽无底的悲哀…… 

也不知从几时起，无力的阳光悄然离去；也不知从几时起，细雨霏霏，阵阵凉意；也

不知从几时起，我们的记者先生呆若木鸡，大脑一片空虚，双颊水泪模糊…… 



怪不道他两次消闲，游哉悠哉信步海边，姑娘总是端坐于前，看来何止一天两天！哪

里是对大海浏览，哪里还存空间时间！…… 

她还在“遥看”么？依稀能有所见？她还在企盼么？双亲竟能复返？雨在低喃，水在

轻叹，还有一位记者先生恍惚茫然。 

沉默，难言的沉默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金记者才语无伦次，笨拙地开口：“姑娘，你别难

受。……是我不好，扯开你的伤口。……我叫什么记者，简直无药可救。……你就是骂我，

你就是打我，这苦痛也没法收。……天色渐晚，风雨飕飕，你看我能帮你什么，带你回家走

吧！……” 

“不用了,有人会把我搀送。……那不已经来了──他姓宋。──‘及时雨’宋江的宋。” 

记者这时才隐约看到她脸上泛起的一丝笑容，敢情，──走路的声音也能听懂？！ 

记者转向身边的路，嚄──好一表纠纠雄姿，跫跫虎步！小伙子虽然魁梧，却是儒儒

温雅，翩翩风度。走近了，呀──皙皙白肤，朗朗双目！记者顿觉重荷轻舒。道一声“珍重”；

“Byebye”互诉。于是──挥挥手先自“开路”。 

 

（六） 

 

常言道，社会就是一个舞台，人生总把剧情展开。这故事本当不再──“且听下回分

解”；可是，“无巧不成书”嘛！偏偏一个重要的会议，又在丽海召开。海边的发展城市当然

更多优惠，我们的记者先生当然工作到位，于是那港湾，当然又会重来。 

这一次，我不说你也知道，他无心看景，只把姑娘寻找，“近来怎么样啦？还在静坐‘远

眺’？……” 

这已没有什么悬念，就像估猜的那样，他们重又会面。打过招呼以后，他希望有所攀

谈。然而，……尉莱不发一言。她还在“生气”？上一次也没有嘛！情况并不难堪；她对我

讨厌？不至于吧，未见她不满；看来还是意冷心烦，悲绪相缠，无从排遣。…… 

“姑娘，你要想得开些，──现实必须面对,别把身体愁坏……命运既已这样安排，让

坚强战胜悲哀……” 

“哇……”，这一次没有什么过程，姑娘大放悲声。“我怎么……这么……苦命！……”

含糊的沉吟，嘶哑的声音，泪如泉涌，顿足捶胸。 

金记者大感意外，金记者目瞪口呆。他搜索枯肠敲打脑袋，竭力想找出词儿，能把姑

娘安慰。 

“尉莱，──尉莱！你冷静些……人死不得复生，这是常理常情。……这么多天过去

了，你不能一直伤心……” 

“呜……呜呜……苦哇……”他的话对她不起用处。 

怎么办呢？换一个说法吧，让她转移情感…… 

“姑娘，……姑娘！你那个‘宋江’呢？要不要叫他来，帮你消除哀伤？……” 

“哇……我……对不起他，我……害了他……哇……”就像燃油，浇洒于火花。 

…… 

金记者晕头转向，金记者全无主张。这么说吧，我们不如直截了当，表明你想知道的

情况。 

小伙子名叫宋光明，住在尉莱的家附近，兄长般的年龄，博士生。 

两人的父母本是至交；两小无猜，不少共同的爱好。如果说，小尉的一生为黑暗而苦

恼，这位宋大哥，才带给她许多欢笑。 

小尉家里如此变故，大哥对她更为照顾。放假本来相对宽舒，现有更多时间相聚。 

光明文理造诣都深，更对电脑肯下苦功。多年专业多年摆弄，硬件软件十分精通。某

个公司早已看中，流行的说法吧──已是上班小时“打工”。 

自从父母不幸罹难，小尉就有了“看海”的习惯，光明总在他上班之前，把她带到僻

静的港湾，然后渡过三、四个钟点，两人一起说笑回转。 

有一场国际象棋比赛，近来正在对擂，媒体很是“炒作”，高手纷纷出台。光明的那家

公司，恰是赞助单位。他本来就是市队，又有公司为他支持助威。 

小尉的情绪近来还算不错，光明的战绩，又使她自豪许多。她正在“听”一本英文原

版小说，思忖着把它翻为盲人“阅读”著作。话说这一天正值周末，光明带着收录机，又把



她搀至“石座”。 

“今天主场，比赛是最后一次。出线复赛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只是以后，较量要移至

外地。听到不，你千万别客气，有什么事，我父母会关照你。……”一路走，一路说，千叮

咛，万嘱咐。 

“知道啦，你怎么婆婆妈妈，这么不爽气！……又是收录机，又是簿本笔记，早些回

来，我可是……” 

“瞧你，──哪一次让你独来独去？当哥哥的真的有不到之处，你再淘气，那还说得

过去……” 

英文的故事实在精彩，那天她听得如痴如醉。……突然一辆车开了过来，有男有女，

几个中老年的声音，十分和蔼。 

“姑娘，恭喜你，你可知道？你的事，几乎全市都已知晓。市里早把名单订好，一旦

那么凑巧，马上向你转告。来吧，上车吧，──从今以后，你将再也不被黑暗困扰。……” 

莫名其妙毕竟非常短暂，姑娘自然是满心喜欢。原来有人在“病逝”之前，愿捐出角

膜作最后的贡献。 

这事情容不得慢慢吞吞，马上上车，医院里早已坐等。手术立刻进行，医生说，非常

成功！ 

“我有真眼睛啦，光明！我能看见你啦，光明！”她几乎叫出了声。“我要好好照照镜

子，看看自己丑不丑，俊不俊？！我要好好看看光明，看看他帅不帅，神不神？！……”是

啊，她怎能不高兴，她怎能不激动，她怎能不开心…… 

只要听到有声音靠近。她马上大声发问：“哎，护士，──噢，医生……”她知道那不

是光明，他要是来，她的感觉马上就能分清。 

“你们知道，宋光明，今天那盘棋，赢没赢？！……” 

“小姐，安静──” 

她马上责备自己，是啊，又不是人人都是棋迷。再说我突然来到这里，他还不知──

急成什么样呢！咦？人没了？怪事！……他会不会以为我被劫持？他会不会去报警，贴寻人

启事？……也许他马上就要赶往外地，顾不得这些……哎，到出院再说吧！我要突然来到他

父母面前；我要“瞪着双眼”，朝他不停地看，──给他们一个惊喜！……还有那个记者，

真滑稽，老是“你看哪，你看哪──”虽说无意，怪难受的刺激。……这一下，我早上要去

看日出，也感受感受诗情画意；我晚上要去数星星，一颗，两颗，…八颗，十颗，…直到布

满天际……总之吧，她翻来复去，她悱恻不已，也不知是到了白天，还是还在夜里，她终于

迷迷糊糊睡去。…… 

 

（七） 

 

我们看不论什么钟表，时针也罢，分针也好，还有嘀哒嘀哒的读秒，不紧不慢，总那

么圈圈转跑。 

时间哪，不就是一个硕大无形的转盘，冷面无私地，始终如一地，向前,──向前！……

我是说，尉莱终于出院了。 

医院里“派”了个人“护送”，尉莱并不先进自家的门，她慌不可耐地，直往光明家急

奔。不似亲人，胜似亲人，她欢天喜地地，与光明父母问候相认。 

“光明呢？他出外比赛了吗？他怎么不在？他几时回来？……” 

她突然看到书桌上有座青年的雕像，她迫不及待，拿过来仔细端详。“伯父，伯母，这

就是他吗？……光明兄──你原来这个样？！ 

“真英俊！真神气！！”她无限欣喜。“光明，──我爱你！！！”她也惊异，怎么控制不

住自己。“伯父，伯母，他长得高吗？一米七几？一米八几？一米九几？……” 

她突然感到有点……周围的气氛似乎不大自然，“伯父，伯母，我问过好几遍啦！光明

他……今天，……今天是星期三，是不是他还在找我呀？……还在海边？……” 

说着，她就要往外边跑，光明的父母拉住她：“姑娘，你──还不知道？……”眼泪，

哭声，一起迸发，还有那同来的小姚。 

…… 

昏天黑地，门转房摇……尉莱一下子向后栽倒…… 



掐人中，摇臂膀，乱成一团好紧张，千呼万唤一口气，一旦醒来更发狂：“我不想活

了……”她一头就往墙上撞…… 

好不容易把她摁住，她不再哭喊眼直人木，只有簌簌流淌的泪珠，流不住，无尽数…… 

否极怎么不见泰来？未曾乐极却又生悲……呵，尉莱，命运实在对你太鬼……此情此

景怎么排解？心如灰，只堪哀…… 

死去活来折腾好几次，姑娘才说：“他几时出的事？在这里，还是在外地？……人现在

在哪里？是不是已经处理？……” 

小姚开了言：“他还在医院里的太平间，你──要去看看？……” 

没法走了，几个泪人，叫了部车；更有一番场景，苦不堪说。 

…… 

到了把遮盖全身的白布揭开，尉莱一下子明白了一切：一双墨镜却在死人脸上戴……

“唉呀──”这比至爱西去更令她心碎！ 

她猛不丁地两手抓向自己的双眼，“我要这眼睛干什么？还让我始终黑暗……”强扯硬

拽──幸亏小姚早有防范；更有那双亲，把她紧紧搂住──好不悲惨。 

伤在身上，头面十分清净；遮了眼睛，遮不住气宇英俊。姑娘虽是泪眼，却看得分明，

那比雕像，不知多神气十分。…… 

“……怎么会是你呢？呜呜……就是替了你，又何如──万身莫赎！…… 

“本来我多感激老天相助……本来我正憧憬志智相濡……本来我喟叹将何其幸福……

他人的眼睛送给我，阿弥陀佛……你的眼睛送给我，一生折磨……送？宋？……光明呵！

呜……呜……好苦！……” 

人长眠，难听见；难听见，苦一边；苦一边，泪涟涟；泪涟涟，凄楚言；凄楚言，人

长眠；人长眠，难听见…… 

 

（八） 

 

光明到底因什么不幸？你也许和记者一样的心情。那天比赛激烈地交锋，招招厮磨着

着相拼，一时半时仍不见输赢。……不行，不行……宋光明心急如焚，──她一定不耐久等。

再慢慢鏖战，如果出事情？…… 

于是他立刻勺破出漏，推枰认输马上回走。还是赶不上……借了辆摩托。 

他加大油门顾不得小心，车到山路还是直冲，转弯处谁知狭路相逢，几个小孩笑语歌

声。说时迟那时快关天人命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能……他赶紧制动急转车身…… 

坡虽不高毕竟是山，怎经得住人仰车翻，速度太急一路翻滚，又跌又撞气息奄奄。……

手忙脚乱送至医院，内脏破损肋骨全断，幸有头盔面目未残，但因伤重无力回天…… 

他双唇嚅动声音发不出来，他食指摆晃其意医生不解。一支笔，一张纸，好不容易大

家如是估猜，由感觉所写吧── 一个图： ；两个字：尉莱…… 

老两口泣不成声。……再有呢，这里就简作补充吧：这事虽不算天惊地动，亦毕竟壮

举十分感人，更何况光明一直先进，彰扬为烈士市里追认，博士生导师牵头事成，两座雕像，

一大一小，慰勉平生。大的肃立于广场，小的保留于亲人。──纪念永恒！ 

“你如果差劲，我还能平静……”就这样，又触动姑娘悲切的神经。“你如果怒面狰狞，

我宁愿你含恨不平；你却这样安然祥稳，怎叫我不伤心……”她一步步跪爬于双亲，又是泪

如泉涌：“我就是你们的女儿，我就是你们的光明……” 

 

（九） 

 

我们让镜头再次摇回海边，沉重的剧情记者木然怅然。姑娘的悲绪还是不见稍减，她

嘶哑着声音，断续再言： 

“……你是记者，见闻无数。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林黛玉，用泪浇伴的苦绛珠？我是不

是就是那个祥林嫂，烦人于苦诉，收场于祝福？……人生的大舞台，怎么总演这样的悲

剧？……” 

姑娘不经意地发问瞬间，下意识地把头转了转，倒不是记者能看清她的脸，他只是更

留神她红肿不堪的双眼。 



虽然已经是这付模样，记者还是惊异不已、难以言状：相同的眼眸却已两样，即便是

悲伤，却透着闪亮。 

怪不道有“画龙点睛”的故事，有了双眼就有了活力。不仅如此，一个更有趣的传说，

飞也似──闯进他的记忆： 

据说画坛巨匠张大千，有一天看到有位朋友的画卷，那是古代民家的真迹，无价之宝

并不妄言。 

他左看右看爱不释手，“借来一阅不知可否？”“哪还用说，谁让我们是朋友？！” 张

大千他可是临摹高手，奉还时他想考一考，自己的画技如何。 

谁知他朋友勃然变色，“伙计，你这样是否有点出格？”张大千不由得惊异震慑，更有

点茫茫然羞愧悱恻。 

“你怎么看得出来，这已不是真品？”他真不解，自己的画有什么毛病。两张画一起

摊开，当然真假难分。“你看看，”他朋友快口直心：“──你再看看，看看牛的眼睛！──

别故作镇静，我可知道你耍了花样经。” 

一句话说得大千茅塞顿开，不由不对文物由衷赞佩。那幅画画的是老牛饮水，双眼谁

去刻意点缀？水面有景致，居然隐含其内。哎呀，──大千拍案叫绝，两人大笑开怀。真是

不尽的回味…… 

他赶快勒马收缰。“此言差矣，姑娘──”一定要止住她的悲伤，他心里想，“她们和

你，怎么能一样？一个弱不禁风，一个封建殉葬。──你是新时代的大学生，国家的栋梁！

这可不是大道理，请你慢思量！历史巨轮，社会沧桑，更不待说世态炎凉，人情无常。人有

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古今一个样。命途坎坷，直面更图强。未经风雨，不见世面，炼

不成好钢。古人还说，不吃苦中苦，怎能在人上？！……我们青年人，今后的路──还长着

呐！……脚下的路──怎样的希望呵！…… 

“再说你虽很不幸，不幸之中却还万幸。你失去双亲，光明的父母，就是你的亲人；

他们待你，不就视如光明？这才叫做相依为命，多少彼此宽慰于心。你真的有了眼睛，那是

光明献给你的，恍如第二条生命。我想你一定珍惜万分。用惊人的成绩，告慰在天之灵；也

才对得起苦难，正当焕然一新。…… 

“尉莱──你看你的名字多好，未来正是康庄大道。未来──要你去开辟，要你去创

造！真的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沉沦无益，空叹渺小；翻开生命的新的一页吧，──让它不仅

是为你，也为全家而骄傲！……” 

 

（十） 

 

常言道，交心是副良药；拿传统的话说，叫做做思想工作。总之吧，记者没有白白开

导，姑娘慢慢走出痛苦的泥淖…… 

本来的话题太过伤感，记者希望能有所和缓。“姑娘，明年毕业你作何打算？” 

“首先，我要考研；我一定也攻读博士，把光明的学业道路走完…… 

“然后，我专心致志从医；专攻眼科，我想这不用解释。我要在我的手里，创造盲人

复明的奇迹。一切的一切，都从这样的第一例开始……” 

“好，好！──这才对！”听到这些，记者才感到欣慰。简单地说吧，他再问尉莱：“姑

娘，会议结束，我又要离开丽海。能不能让我看看光明的雕塑，寄托以我的缅怀。” 

“好吧！”他们于是，走向广场大街…… 
 


